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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淑
怡
紅
館
開
騷
了
，
開
騷
前
，
她
接
受
連

串
訪
問
，
解
釋
為
何
去
年
忽
然
自
言
要
自
殺
的

原
因
：
﹁
那
時
候
感
到
沮
喪
，
因
為
有
人
講
太

多
謠
言
，
對
我
傷
害
很
大
，
說
我
失
場
、
發

癲
、
飄
忽
，
甚
至
欠
債
，
沒
一
樣
是
真
的
，
可

是
一
傳
十
、
十
傳
百
，
大
家
都
以
為
是
真
，
我
受
不

了
。
﹂
誰
叫
她
不
屑
澄
清
，
正
中
造
謠
者
下
懷
。

﹁
所
以
我
現
在
決
定
站
出
來
為
自
己
平
反
，
還
自

己
一
個
公
道
。
﹂
她
首
先
踢
爆
失
場
傳
言
，
﹁
大
約

五
年
前
，
︽Jet
︾
雜
誌
透
過
我
一
個
朋
友
跟
我
約
專

訪
及
拍
封
面
照
，
這
朋
友
卻
從
來
沒
告
訴
我
，
雜
誌

方
面
於
是
便
㠥
手
約
服
裝
贊
助
、
租
影
樓
，
籌
備
了

三
個
多
月
，
一
切
準
備
就
緒
了
，
我
朋
友
臨
時
通
知

雜
誌
編
輯
要
取
消
專
訪
，
令
雜
誌
陣
腳
大
亂
，
要
臨

時
另
約
專
訪
頂
上
。
他
們
又
沒
辦
法
直
接
找
到
我
，

當
然
火
了
，
指
我
﹃
失
場
﹄，
又
怎
能
怪
他
們
，
而
我

則
是
由
頭
到
尾
被
蒙
在
鼓
裡
，
直
至
最
近
，
我
經
紀

人M
arianne

︵
梅
豔
芳
生
前
經
紀
人
︶
跟
雜
誌
約
訪

問
，
編
輯
舊
事
重
提
，
我
才
知
道
五
年
前
曾
經
發
生

過
這
件
事
，
真
的
冤
枉
。
﹂

這
朋
友
為
何
要
害
她
？
﹁
我
不
知
道
，
也
沒
有
問

他
，
不
過
有
一
陣
子
外
界
以
為
他
是
我
的
經
紀
人
，

以
為
找
我
便
須
通
過
他
，
其
實
他
從
未
當
過
我
的
經

紀
人
，
就
因
我
一
直
沒
經
紀
人
，
外
界
難
接
觸
我
，

關
於
所
有
傳
聞
也
找
不
到
我
回
應
，
於
是
便
愈
傳
愈

離
譜
，
我
吃
了
太
多
虧
。
﹂

為
宣
傳
演
唱
會
，
她
重
唱
陳
奕
迅
的
︽
陀
飛
輪
︾，

︽
陀
飛
輪
︾
寓
意
珍
惜
光
陰
，
她
卻
淡
出
了
樂
壇
十

年
，
覺
得
浪
費
嗎
？
﹁
一
點
不
覺
得
浪
費
，
這
十
年
，
我
伴
㠥

兒
子
長
大
，
孩
子
年
紀
小
，
很
需
要
媽
媽
陪
伴
，
這
十
年
我
過

得
很
開
心
。
﹂

關
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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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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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
華
苓
一
九
七
九
年
舉
辦
﹁
中
國
周
末
﹂，
讓

久
違
的
海
峽
兩
岸
作
家
在
愛
荷
華
首
次
相
聚
，
可

說
是
文
學
的
功
德
。

聶
華
苓
特
別
指
出
，
這
次
聚
會
完
全
是
純
文
學

性
的
，
沒
有
任
何
政
治
的
企
圖
，
是
超
越
了
政
府

的
，
純
粹
是
寫
作
人
之
間
的
一
次
交
談
、
交
流
，
而
非

交
鋒
。
聶
華
苓
主
辦
的
﹁
中
國
周
末
﹂，
提
供
了
海
峽

兩
岸
作
家
在
第
三
地
帶—

—

美
國
中
西
部
愛
荷
華
城
首

次
接
觸
的
消
息
，
哄
動
了
海
內
外
，
也
被
稱
為
﹁
第
三

類
接
觸
﹂。

一
九
八
三
年
秋
，
我
參
加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那
一

次
，
印
象
最
深
刻
有
兩
樁
事
。

其
一
是
，
當
年
同
時
被
邀
作
家
吳
祖
光
在
愛
荷
華
期

間
，
吳
祖
光
早
年
在
重
慶
的
一
位
遠
適
台
灣
女
學
生
，

因
政
治
原
因
與
老
師
暌
違
三
十
多
年
，
她
知
道
吳
祖
光

出
來
了
，
特
地
從
台
灣
老
遠
跑
到
愛
荷
華
會
見
恩
師
。

聶
華
苓
不
但
接
待
了
這
位
﹁
世
侄
女
﹂，
還
安
排
了
食

宿
，
為
這
次
師
生
的
重
逢
舉
行
了
派
對
。
女
學
生
與
恩

師
在
第
三
國
度
相
會
，
熱
烈
擁
抱
，
激
動
得
熱
淚
漣

漣
，
所
有
在
場
的
作
家
無
不
動
容
。

其
二
是
，
那
個
年
代
，
東
西
德
人
民
因
政
治
之
手
強

被
隔
離
，
老
死
不
相
往
來
。
德
國
未
被
分
割
之
前
，
有

一
對
青
梅
竹
馬
的
小
情
人
，
因
政
治
原
因
，
各
散
東

西
。
後
來
也
在
這
一
屆
的
愛
荷
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意
外
重
逢
，
兩
人
相
見
恍
如
隔
世
，
自
此
形
影
不
離
，

他
們
的
儷
影
遍
及
愛
荷
華
城
的
樹
蔭
下
和
河
畔
，
以
至

每
一
個
角
落
，
他
們
墮
入
情
感
的
海
洋
，
彷
彿
要
喚
回
戀
愛
的
青

春
，
令
人
艷
羨
。
但
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一
結
束
，
他
們
又
要

各
奔
東
西
了
，
別
離
的
難
割
難
捨
，
是
最
令
人
黯
然
神
傷
！

聶
華
苓
是
一
個
心
胸
開
闊
、
氣
度
恢
宏
的
人
，
所
以
她
的
作
家

朋
友
遍
天
下
。
譬
如
政
治
立
場
很
鮮
明
、
黨
性
很
強
的
作
家
丁

玲
、
茹
志
鵑
等
等
，
也
受
到
她
的
邀
請
參
加
愛
荷
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後
來
都
成
了
她
的
好
朋
友
。

她
深
深
知
道
，
文
學
到
底
是
超
越
政
治
、
地
域
的
。
這
正
是
她

與
夫
婿
保
羅
．
安
格
爾
創
辦
愛
荷
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所
取
得

的
成
功
的
基
石
和
凝
聚
力
的
所
在
。

聶
華
苓
對
同
文
同
種
的
華
人
作
家
特
別
眷
顧
。
她
繼
夫
婿
保

羅
．
安
格
爾
接
任
﹁
寫
作
計
劃
﹂
後
，
每
年
都
邀
請
海
峽
兩
岸
三

地
的
作
家
來
這
裡
。
因
這
個
計
劃
只
贊
助
與
美
國
有
建
交
的
國
家

的
作
家
，
邀
請
內
地
的
作
家
沒
有
問
題
。
至
於
台
灣
與
香
港
的
作

家
，
便
得
由
她
與
保
羅
．
安
格
爾
另
外
向
一
些
基
金
會
籌
款
資
助

了
。愛

荷
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成
為
海
內
外
作
家
溫
馨
的
家
園

—

在
這
裡
，
沒
有
鬥
爭
與
不
平
，
只
有
文
學
交
鋒
與
交
流
。
韓

國
詩
人
許
世
旭
說
聶
華
苓
、
安
格
爾
夫
婦
﹁
把
整
個
地
球
搬
到
安

寓
︵
聶
家
︶﹂
！
我
們
從
愛
荷
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認
識
聶
華

苓
、
保
羅
．
安
格
爾
，
認
識
了
世
界
的
意
義
。

聶
華
苓
的
文
學
地
球
村
觀
，
與
她
的
游
離
身
份
息
息
相
關
。
　

聶
華
苓
在
她
的
代
表
作
︽
桑
青
與
桃
紅
︾
寫
道
：
﹁
一
個
人
吊

在
那
裡
，
上
不
㠥
天
，
下
不
㠥
地
，
四
面
是
黑
壓
壓
的
山
，
下
面

是
轟
轟
的
水
。
你
和
這
個
世
界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了
。
你
從
開
天
闢

地
就
吊
在
那
兒
的
。
你
就
會
問
自
己
：
我
到
底
在
哪
兒
？
我
到
底

是
什
麼
人
？
這
兒
還
有
別
的
人
嗎
？
你
要
找
肯
定
的
答
案
，
就
是

為
了
那
個
去
死
你
也
甘
心
的
。
﹂

以
上
是
出
自
一
個
﹁
在
抗
戰
時
期
長
大
的
流
亡
學
生
﹂
的
口

中
，
之
後
是
逃
避
內
戰
，
然
後
到
了
台
灣
，
在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人
人
自
危
下
，
女
主
角
逃
避
查
戶
口
，
最
後
奔
走
美

國
，
逃
避
美
國
移
民
局
無
孔
不
入
的
追
捕⋯

⋯

。

聶
華
苓
代
表
作
︽
桑
青
與
桃
紅
︾
況
喻
中
國
人
在
極
權
社
會
下

身
份
的
分
裂
。
為
了
躲
避
政
治
，
中
國
人
特
別
是
知
識
分
子
的
唯

一
出
路
是
逃
跑
。

︵︽
花
果
滿
樹
的
聶
華
苓
︾
之
三
︶

作家溫馨的家園
彥　火

琴台
客聚

每
次
翻
舊
照
看
到
數
十
年
前
高
二
邂
逅

初
戀
情
人
女
同
學
之
照
片
，
十
分
﹁
不

幸
﹂，
當
年
初
學
拍
照
沖
曬
的
黑
白
照
片
，

四
十
年
後
居
然
沒
有
變
色
，
仍
然
黑
白
分

明
，
小
女
友
唇
亮
齒
白
，
每
次
看
每
次
傷

心
低
迴
懊
恨
懷
思
，
如
果
照
片
發
黃
發
毛
變
色

模
糊
，
今
日
思
念
之
心
定
然
更
加
模
糊
迷
濛
，

不
致
如
此
的
刻
骨
赤
痛
了
。

所
以
舊
照
清
亮
反
而
是
個
人
不
幸
，
當
翻
到

第
二
三
個
戀
人
女
友
舊
照
之
時
，
愈
來
愈
沒
有

對
初
戀
者
的
深
邃
懷
想
及
依
戀
。

日
前
說
過
，
讀
大
學
時
愛
戀
過
中
文
系
一
位

校
花
，
有
幸
能
在
卅
多
年
後
，
由
好
友
鄧
達
智

輾
轉
尋
獲
，
牽
介
再
見
。
五
十
年
前
之
戀
人
得

以
重
逢
，
未
見
內
心
的
激
蕩
不
已
。
猜
想
㠥
她

現
在
或
許
是
個
乾
瘦
老
太
婆
︵
二
十
變
七
十
啦
︶，
又
或
是

個
肥
胖
老
婦
？
見
前
忐
忑
不
安
，
深
怕
幻
影
突
掉
在
醬
缸

裡
。
因
此
有
感
曾
學
陸
放
翁
重
遊
﹁
沈
園
﹂
的
﹁
夢
斷
香
銷

四
十
年
﹂
之
感
慨
，
在
此
也
寫
下
過
本
人
﹁
夢
斷
香
銷
五
十

年
﹂
之
幻
夢
心
境
。

誰
料
那
日
在
德
福
地
鐵
站
，
重
會
舊
時
人
，
好
一
個
端
莊

瘦
長
之
婦
人
，
此
女
五
十
年
之
變
化
居
然
不
大
，
本
人
內
心

有
一
陣
刺
痛
。
五
十
年
前
如
不
是
有
那
海
內
外
之
分
隔
距

離
，
我
們
不
是
分
隔
天
南
地
北
，
當
年
邂
逅
初
情
就
得
成
鴛

侶
，
今
日
豈
不
是
老
神
仙
一
對
？

但
午
夜
夢
迴
，
形
影
中
大
學
之
侶
仍
然
和
高
二
時
之
初
戀

的
柔
情
清
麗
有
一
大
段
距
離
。
由
此
比
較
還
是
初
戀
者
青
春

印
象
最
深
刻
，
﹁
夢
斷
香
銷
﹂
差
個
五
七
載
已
沒
得
比
。

本
人
之
攝
影
技
術
︵
不
敢
說
是
藝
術
︶
師
從
世
界
沙
龍
傑

之
一
的
大
師
級
宗
維
賡
，
從
突
發
記
者
工
作
實
習
中
積
累
成

長
，
造
詣
非
﹁
也
也
嗚
﹂，
得
過
首
屆
香
港
節
攝
影
比
賽
冠

軍
。
如
今
翻
出
所
有
舊
照
，
都
清
晰
能
捉
昔
年
真
情
面
貌
。

如
今
數
碼
照
片
泛
濫
一
時
，
就
遠
沒
有
舊
式
菲
林
相
片
之
風

味
和
意
義
了
。
老
人
家
總
是
懷
念
過
去
，
沒
得
說
也
。

舊相片
阿　杜

杜亦
有道

助
手
最
近
體
驗
了
一
段
有
趣
的
經
歷
：
他
的

腦
海
中
突
然
浮
現
一
連
串
名
不
見
經
傳
／
他
記

不
起
名
字
／
不
知
何
時
聽
過
的
歌
曲
。
後
來
透

過
互
聯
網
搜
尋
，
他
終
於
發
現
，
這
些
歌
曲
全

都
來
自
﹁
某
天
王
﹂
二
十
年
前
出
版
的
一
張
專

輯
。
有
趣
的
是
，
當
年
這
張
專
輯
推
出
的
時
間
，
正

好
是
二
十
年
前
的
這
一
個
月
，
但
到
底
他
為
何
突
然

會
記
起
這
些
早
已
遺
忘
的
歌
曲
，
原
因
卻
不
得
而

知
。根

據
有
關
記
憶
的
研
究
，
所
有
我
們
經
歷
的
事

情
，
全
都
會
儲
存
在
腦
海
中
，
記
得
與
忘
記
的
分

野
，
只
在
於
有
沒
有
新
的
刺
激
令
我
們
將
這
些
過
去

勾
起
，
所
以
這
個
世
界
上
並
沒
有
真
正
的
遺
忘
，
只

有
暫
時
的
記
不
起
︵
不
過
，
從
另
一
角
度
看
，
我
其

實
也
沒
有
真
正
的
記
起
，
皆
因
我
們
的
回
憶
全
都
是

經
過
腦
袋
的
整
合
，
所
以
所
記
起
的
事
情
，
很
可
能

已
與
實
際
的
情
景
相
差
十
萬
八
千
里
︶。

佛
學
也
有
相
同
的
說
法
：
我
們
的
所
作
所
為
，
全

都
會
儲
存
於
藏
識
之
中
，
它
們
更
會
繼
續
影
響
我
們

的
行
為
。
所
以
，
我
們
在
某
場
合
選
擇
了
A
而
非

B
，
我
們
突
然
對
某
個
剛
相
識
的
人
產
生
了
莫
名
的
喜
惡
，
這

些
決
定
和
想
法
其
實
全
都
受
㠥
我
們
一
直
累
積
的
記
憶
所
影

響
，
而
非
我
們
以
為
的
，
是
經
過
當
下
所
計
算
及
推
敲
所
作
出

的
理
性
決
定
。

也
因
如
此
，
這
股
記
憶
／
藏
識
的
無
形
力
量
，
它
對
生
命
的

影
響
力
可
謂
難
以
估
計
，
所
以
我
們
在
日
常
的
生
活
中
，
必
須

好
好
注
意
我
們
的
思
想
及
行
為
，
也
應
避
免
吸
收
一
些
意
識
不

良
的
事
物
，
否
則
這
些
小
小
的
污
點
，
將
可
能
在
累
積
之
下
，

形
成
一
股
破
壞
我
們
正
常
思
考
的
強
大
力
量
，
也
即
俗
語
所
謂

的
﹁
潛
移
默
化
﹂。

記
得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
金
剛
經
︾
的
初
段
給
了
須
菩
提
祖
師

什
麼
建
議
嗎
？
正
正
就
是
善
護
念
這
三
字
！

並沒有遺忘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對
於
戀
愛
中
人
來
說
，
今
年
應
該
有
幾
個

情
人
節
。
第
一
個
已
經
過
去
，
那
是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四
日
，
普
通
話
諧
音
是
愛
你
一
生

一
世
。
第
二
個
就
是
二
月
十
四
的
情
人
節
，

那
本
來
是
西
方
的
，
卻
深
深
影
響
㠥
東
方
。

第
三
個
是
西
方
情
人
節
後
十
天
的
二
十
四
日
，
是

農
曆
的
元
宵
佳
節
，
亦
即
是
中
國
的
情
人
節
。
不

過
，
西
風
東
漸
之
後
，
這
個
節
日
的
愛
情
味
就
沒

有
那
麼
濃
了
。

這
麼
多
的
情
人
節
，
不
禁
要
問
，
愛
情
是
什

麼
？且

來
引
兩
本
︽
魔
鬼
辭
典
︾
的
說
法
看
看
，
第

一
本
有
個
副
題
，
是
﹁
憤
世
嫉
俗
者
詞
匯
手
冊
﹂，

書
中
愛
情
一
條
的
解
釋
是
：
﹁
這
是
一
種
臨
時
性

的
精
神
病
，
可
用
婚
姻
來
治
癒
，
使
患
者
遠
離
病

源
也
有
同
樣
療
效
。
這
種
疾
病
和
齲
齒
等
病
一

樣
，
只
傳
染
於
生
活
在
人
工
條
件
下
的
文
明
人
之

中
，
那
些
呼
吸
純
淨
空
氣
、
吃
食
簡
單
食
品
的
野

蠻
人
從
不
受
它
侵
擾
。
這
種
疾
病
有
時
是
致
命

的
，
不
過
它
對
醫
生
的
損
害
比
對
患
者
更
大
。
﹂

第
二
本
前
面
多
了
三
個
字
：
﹁
新
牛
津
﹂，
這
書

的
解
釋
是
：
﹁
錯
覺
。
車
禍
。
誤
診
。
事
故
。
愛

情
產
生
的
一
瞬
間
基
於
這
個
事
實
：
女
人
無
力
抗
拒
任
何
呼

喚
她
受
驚
靈
魂
的
聲
音
，
而
男
人
則
無
力
阻
擋
任
何
靈
魂
正

在
響
應
呼
喚
的
女
人
。
﹂

治
療
愛
情
的
靈
藥
，
當
然
是
結
婚
。
不
過
一
旦
結
婚
之

後
，
就
是
中
國
古
詩
人
說
的
，
﹁
情
到
濃
時
情
轉
薄
﹂
了
。

情
薄
了
，
愛
情
的
病
就
自
然
沒
有
了
。
有
的
，
變
成
是
無
情

的
病
痛
了
。
就
像
西
方
人
說
的
：
當
你
的
太
太
回
家
時
，
帶

㠥
一
件
新
購

的
、
你
無
能
力

負
擔
的
名
貴
大

衣
時
，
你
就
知

道
她
還
是
愛
㠥

你
的
。
所
以
，

愛
情
是
什
麼
？

愛
情
就
是
巧
克

力
，
情
到
濃
時

就
是
白
色
的
巧

克
力
，
甜
甜

的
，
美
美
的
；

情
轉
薄
時
，
就

是
深
黑
色
的
巧

克
力
，
一
點
甜

味
也
沒
有
，
而

且
苦
澀
得
很
。

愛情是什麼？
興　國

隨想
國

二
○
一
二
年
的
香
港
電
影
，
個
人
較

為
偏
愛
的
是
鄭
保
瑞
的
︽
車
手
︾，
但
若

要
說
不
頒
最
佳
電
影
的
獎
項
，
其
實
我

也
不
反
對
，
尤
其
是
二
○
一
二
年
的
香

港
電
影
，
的
而
且
確
無
論
質
量
而
言
，

均
是
近
年
的
新
低
點
。
只
不
過
若
從
電
影
表

述
的
現
象
來
看
，
我
覺
得
又
有
一
些
新
變
可

堪
一
書
。

最
值
得
一
提
應
是
內
地
和
香
港
關
係
的
互

動
變
化
，
過
去
數
年
無
論
工
業
上
又
或
是
內

涵
上
，
兩
地
合
拍
片
已
成
為
香
港
電
影
發
展

的
主
流
大
趨
勢
，
而
內
容
上
的
委
曲
求
全
，

令
到
本
土
色
彩
盡
褪
，
早
已
為
人
詬
病
。
可

是
二
○
一
二
年
的
香
港
電
影
中
，
顯
然
就
內

地
和
香
港
關
係
的
形
勢
作
出
進
一
步
的
審
視

反
省
，
希
望
可
以
在
二
元
對
立
式
的
困
局

中
，
看
到
新
詮
釋
的
角
度
可
能
。

首
先
，
當
然
仍
有
較
傳
統
思
維
的
構
思
存

在
，
︽
車
手
︾
中
的
郭
曉
冬
正
是
代
表
南
下

的
賽
車
高
手
，
他
以
超
飄
移
技
術
擊
潰
港

警
，
恰
好
代
表
了
香
港
專
業
飽
受
威
脅
及
挑

戰
的
現
實
恐
懼
，
電
影
最
終
強
調
專
業
技
術

及
精
神
上
的
傳
承
︵
由
黃
秋
生
交
給
余
文
樂

接
棒
︶，
甚
至
強
調
﹁
港
難
當
前
，
匹
夫
有
責
﹂

的
影
射
︵
黃
秋
生
受
傷
後
不
再
上
場
，
到
在

山
頂
迫
於
無
奈
應
戰
，
終
至
犧
牲
性
命
作

結
︶，
都
突
出
了
香
港
今
時
今
日
的
生
存
焦
慮

及
不
能
迴
避
的
危
機
感
。
到
最
後
余
文
樂

﹁
戰
勝
﹂
郭
曉
冬
的
一
場
，
前
者
把
後
者
的
車

匙
拔
掉
且
拋
入
海
中
，
可
謂
一
切
盡
在
不
言

中
，
文
本
中
為
香
港
身
份
吐
了
一
口
烏
氣
，

但
同
時
也
可
看
到
仍
是
承
接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來
的
電
影
內
的
兩
地
對
立
邏
輯
，
透
過

強
調
本
土
的
專
業
主
義
來
肯
定
自
尊
及
確
立
自
信
。

然
此
以
上
的
處
理
手
法
，
就
到
底
也
屬
前
朝
思
維
。

在
內
地
和
香
港
融
合
的
大
氣
候
下
，
二
元
對
立
的
經
營

無
可
避
免
有
不
合
時
宜
之
嫌
。
打
正
殺
入
外
地
，
以
港

人
切
入
內
地
生
活
實
貌
作
招
徠
的
︽
春
嬌
與
志
明
︾，
當

然
就
是
後
續
來
者
。
把
余
文
樂
及
楊
千
嬅
的
第
二
春
，

建
構
於
內
地
對
手
上
︵
楊
冪
與
徐
崢
︶，
顯
然
就
是
設
定

的
基
準
。
然
而
電
影
也
難
逃
空
洞
之
譏
，
乃
因
楊
冪
與

徐
崢
的
角
色
形
象
，
概
念
化
至
可
笑
的
地
步
，
電
影
其

實
不
過
借
內
地
的
視
覺
背
景
，
來
作
一
次
對
香
港
色
彩

的
頌
歌
︵
透
過
王
馨
平
的
Ｍ
Ｔ
Ｖ
來
扭
轉
乾
坤
︶，
此
所

以
其
實
一
切
似
巨
變
實
不
變
，
內
地
和
香
港
關
係
在
影

像
下
仍
是
毫
無
寸
進
的
深
化
思
考
。

2012年的內地和香港互動影像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以前，每逢這個時候，大街小巷便鋪天蓋地響
起《財神到》的歡快歌聲，那時，年三十晚，不
時有小孩按你的門鈴，高叫一聲「財神到！」
於是家家戶戶不管願意不願意，也都紛紛開門迎
財神，取出一點「利是」打賞。財神喔，誰敢得
罪？小孩們得償所願，也就歡天喜地四散，再去
第二家按門鈴。收穫了一筆紅包，個個擁有零用
錢，正好過個肥年。
但近年，去按鐘的小孩似乎絕跡，不知是否人

們普遍富裕，還是教育程度提高，或者習慣不同
了，存疑。與此同時，過年氣氛也就打了很大折
扣。甚至連《財神到》的歌聲也幾近絕跡了。其
實這些年來，香港人都流行外遊避年，說好聽
的，便是上班族一年難得有幾天連續假期，當然
要抓緊機會拖兒帶女出去歎世界啦！說不好聽
的，外出就是避過派利是高潮，省掉一筆錢呀。
春節期間，人流明顯少了，走在街上，經常可以
見到拆開紅色利是封，寂寥地躺在地上，在寒風
中顫抖。行人少了，又多了自由行客人，拖㠥用
來裝貨物的皮箱到處走，旺角、尖沙咀、銅鑼灣
⋯⋯
節日氣氛似乎減弱了，這傳統假日。其實過春

節，最熱鬧的最歡喜的，還是在我出生地萬隆。
也未必是氣氛，我想大約是少年心情吧？那時印
尼還未排華，幼小心情特別期待過年。那時當地
華人把農曆新年稱作「新年」，以區別荷蘭鄰居所
說的元旦。於是，華人過春節，荷蘭人過元旦，
而印尼人則過伊斯蘭教年，各有各熱鬧。我們家

斜對面的荷蘭人家，每逢平安夜和除夕夜，客廳
都會敞開，聖誕樹七彩燈泡閃爍，音樂聲陣陣，
人們相擁翩翩起舞。我和弟弟也混跡其間，只是
湊熱鬧。他們過元旦，我們不以為然，見荷蘭鄰
居小孩穿新衣，過去拍三下，胡鬧而已。那叫
Joyce的荷蘭女孩，七八歲吧，還考問我，鱷魚英
文是甚麼？這個恰恰我知道，便口快快驕傲地回
答：Crocodile！以為百分之百正確無誤。不料她
大聲地說，錯！應該是Alligator! 哦？我愣在當
場，作聲不得。原本以為露一手，不料竟當場出
醜。我懷疑她究竟是不是在說荷蘭文？但我只是
尷尬地笑笑，儘管心中老大不服。等到好多年之
後，我才搞清楚，兩者都是鱷魚之意，不過品種
有異而已。當時印尼剛從荷蘭手中獨立，排荷情
緒高漲，不久荷蘭僑民紛紛撤退，我看見他們一
家打包收拾行裝，回國去了。臨行時告別，這一
別，便從此天隔一方。我前年去荷蘭，竟又想起
那舊時鄰居，Joyce如今也肯定不再是小女孩，而
是老婦人了，就算是街上對面相逢，我也不會認
得出了！
伊斯蘭教新年我們從不參與，只知道之前須齋

禁一個月，開齋後就過年。最熱鬧的是成人割
禮。說來慚愧，我雖然在當地出生，但對他們的
風俗幾近一無所知。我們依然生活在華人社會圈
子裡，熟悉的還是中國生活的習慣。比方春節。
早幾天，母親就準備豐盛菜式，一年一度，海參
鮑魚魚翅雞鴨鵝免不了，還有臭豆燜肥豬肉，臭
豆是東南亞所產，印尼屬伊斯蘭國家，不吃豬

肉；兩者炒在一起，是華人的「發明」，吃起來很
香，但聞起來味道很濃。香港的印尼餐廳有這道
菜，改中文名為「香豆」，恐怕是擔心「臭」字嚇
壞想試吃的香港人吧？我一大早溜進廚房，看媽
媽炒菜，讓我在旁邊站㠥，她知道我喜歡雞心，
便用筷子夾來給我吃。大年初一，父母親便帶㠥
我和弟弟妹妹，我們三個最小的孩子，坐㠥馬
車，去親戚家拜年，學大人打躬作揖，逗利是。
但弟弟妹妹玩一會，就睡㠥了，只剩下我，不知
疲倦地和那些孩子瘋玩，直到該回家了，父母才
叫醒他們，弟弟耍賴，不肯合作，抱在媽媽懷
裡，繼續他的大夢。
回到北京後，就孤身一人在外漂泊。當時甚麼

傳統節日都不怎麼過，惟有春節還保持。我們幾
個從海外歸來的學生，便三五成群去逛廠甸，其
實當時是困難時期，也沒甚麼東西可選，無非是
糖炒栗子、冰糖葫蘆，還有風車隨
風轉轉轉，希望轉出個新天地。在
人流中人擠人，最好玩的是長串的
巨型冰糖葫蘆，扛在肩上，招搖過
市，揹回學校，連一口都沒吃。但
還是歡天喜地，只為了那熱鬧的節
日氣氛。學校為了安撫我們，班主
任便安排我們幾個無家可歸的遊
子，上他家去包餃子過年。記得他
家是大雜院，他們住在其中的北
房。院子裡有兩棵大棗樹，我們還
爬上去打棗。到了上大學，寒假外
地學生回去了，剩下幾個北京同學
也都回家了，冷冷清清的學校食堂
裡，只剩不多的人，春節改善伙
食，學生都要去廚房幫廚，去包餃
子﹔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我也曾

到好友的北京同學Ｚ在前門外南蘆草園的家過
年，他們家也是住大雜院的南屋，有一大間一小
間，我們坐在裡屋的炕上，吃他們家包的水餃，
格外香甜吶！前兩年我到北京，問起Z的老家，他
說早已拆掉重建了！那麼，那個我曾經一度熟悉
的曲裡拐彎的胡同，已經成了記憶中的風景了
嗎？！
有一年春節前夕，我出差吉隆坡，見到D，她帶

我去逛菜市場，那時節日氣氛已經明顯，年貨之
外，利是封處處，大紅燈籠高高掛；我雖身在海
外，但也感受到華人的過年心情。
當然最真切的，還是香港。畢竟現在香港是我

家，儘管過年氣氛似乎淡化了，但春節就是春
節，不再鋪天蓋地，但天空中依然有過年的氛
圍，似乎直到永遠。我隱隱聽到那歌聲飄盪：恭
喜你呀！恭喜你！⋯⋯

恭喜！恭喜！

■熱熱鬧鬧過春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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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送上玫瑰花，表達愛意。 資料圖片


